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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笑笑道：
「令徒石慧雖然行為不當，可是她最後

鏢阻邵浣春張開鐵傘，使得大家受毒較輕，
臨走時又留下解方，可見她的心地還不算太
壞，倒是那邵浣春不容輕恕，他本來也是個
俠義中人，怎會一下子會變得如此混帳，居
然做出這等不齒的行逕來！」

李青霞輕輕一歎道：
「這也很難說，鐵傘先生在武林中的地

位身份俱相當崇高，大俠當來削下他一隻耳
朵，使他的聲譽一落千丈，為了報復，他祇
好不擇手段了！」

金蒲孤微怒道：
「總鏢頭，石廣琪與邵浣春二人與我的

仇怨在那天開壽筵時，我已公開地揭露過，
十年辛苦，兩條人命，我祇取他們一隻耳朵
作抵，是否算得過份？」

李青霞連忙道：
「妾身祇是分析邵浣春所以倒行逆施的

原因，並不是對大俠有所非議，大俠心胸磊
落，行事及義，早為舉世同飲，即以石廣琪
而論，他的死與大俠毫無關係，可是大俠以
一耳為報，足見俠義胸懷……」

金蒲孤的臉色才轉了過來。
黃鶯也道：
「金大哥，剛才李總鏢頭將你的事情說

給我聽了，我也覺得你沒有錯，死掉的石廣
琪也沒有錯，那個姓石的女孩子更沒有錯！

」
呂子奇哦了一聲道： 「那麼錯在誰呢？

」
黃鶯笑笑道：
「石廣琪傷害金大哥的父母出於丈義，

金大哥替父母報仇，都是合情合理的行為，
由是而推，石慧的報復也不能算過份，錯的
是那個姓邵的老頭兒與呂老先生！」

呂子奇連忙道： 「姑娘可以說得詳細一
點嗎？」

黃鶯道： 「為人子者痛於父母之死，可
以不論是非，您呂老爺子若是個明白是非的
人，不就應該幫著您的弟子來找金大哥的麻
煩！」

一句話把呂子奇說得低下頭來，秦傀難
當。

黃營笑笑又道：
「其實我相信呂老先生這次來找金大

哥，並不是真想替石廣琪報仇，祇不過因為
金大哥的名氣太大，蓋下了你十二金錢鏢的
鋒芒，所以才找個理由來與金大哥較量較
量，呂老先生，我說得對不對？」

這個道理在場的人早已明白了，祇是不
好意思說出來而已，被胸無城府的黃鶯一語
點穿，弄得呂子奇更為難堪，羞紅了臉，半
晌抬不起頭來！

金蒲孤怕黃鶯再說下去，使得呂子奇更
下不了台，連忙道：

「這些話都不必提了，目前我們最重要
的是要對付劉素客，此人不除，武林中永無
寧日！」

呂子奇也趁此機會圓場道：
「正是！老朽直到昨夜才聽聞劉素客之

名，這傢伙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金蒲孤一歎道：
「說來各位也許不相信，劉素客一手掀

起江湖滔天巨波，劫持十大門派的掌門人作
為奴役，卻是個完全不會武功的文人……」

這番話自然使大家為驚奇不止。
金蒲孤因為說話來太長，將大家一起邀

到鏢局中坐定，才把他與劉素客一番交鋒的
經過詳加敘述！

包括黃鏢在內，一個個都聽得如癡如
醉，咋舌驚歎，最後呂子奇長歎一聲道：

「若非金大俠說出來，換了第二個人，
就是告訴我，老朽也無法相信世上有這等人
物！」

金蒲孤一歎道：
「我與劉素客交鋒這麼久，也不敢相信

他是存在的，可是的的確確有這個人……」
呂子奇沉思片刻才道： 「金大俠的意思

是要用武功來對他？」
金蒲孤點點頭道： 「不錯！這是他唯一

的弱點，捨此而外，他可說是無所不能、無
所不精！」

呂子奇搖頭道： 「老朽的看法與大俠略
有出入，此人絕非武功所能制服！」

金蒲孤異道： 「呂老有何善策？」
呂子奇歎道：
「老朽說不出根本的方策，但是老朽認

為用武功去對付他是絕無可能的！」
（一二六）

八墓村——此時，我才正式接觸到這個怪
異、不祥的名子。

其實不需要其他一連串威脅恐嚇的詞句，光
是八墓村這個地名就夠嚇人了。

觸怒八墓村的神明……將會導致血……血
……血腥遍野。二十六年前的慘劇將會重演……
八墓村即將化為血海……

我完全不知道這封信究竟是什麼意思，寫這
封信的人真正用意是什麼。

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使我感覺更恐怖。
唯一可以隱約找到的蛛絲馬跡是，這封信和

前不久尋找我的人之間似乎有點關係。從諏訪律
師發現我以來，至少有兩個人突然開始關心起
我，一個是到處調查我的身份的謎樣男子，一個
就是寫這封信的主人。

唔，不對！我若有所思地停住腳步，這兩個
人該不會是同一個人吧？換句話說，也許四處打
聽我的男子就是寄出這封信的人。我隨即把口袋
裡的信掏出來再三仔細檢查郵戳，很遺憾，郵戳
的字跡模糊不清。

我一路上絞盡腦汁思索卻依舊一籌莫展，這
天早上，錯過了好幾班客滿的電車，好不容易抵
達公司時，已經遲到半個鐘頭了。當我前腳才踏
進辦公室，工友馬上對我說課長找我。於是我立
即進入課長的辦公室，課長一見到我便興高采烈
他說：

「寺日，我等你一段時間了喔！剛才諏訪律
師來電話，請你馬上過去。你們父子即將要相認
羅！如果你真的找到有錢的老爸，別忘了請客
哦！咦？你怎麼啦。臉色怎麼這麼差。」

我忘了當初是如何回答課長的，大概說了一些無意義的話
吧！當我向滿臉疑惑的課長告退之後，我如同夢遊病患一般步履
蹣跚地走出公司，一步步踏向令人顫慄的世界。

第一個犧牲者
隨後發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描述才好，

如果我有犀利的筆鋒，或許能夠將它描述成故事的第一個高潮。
當我進入諏訪律師事務所時，裡面已經有一個人比我先到。
這個人理了一個小平頭，好像才剛從軍隊退下來，身上穿著

卡其色軍服，有著長期日曬的黑紅膚色，骨節突出，手指被煙熏
得發黃，看起來就像個鄉下人。我也和朋友的妻子一樣，看不出
這個鄉下人的歲數，大概在六十歲到七十歲之間吧。」

那個人很拘謹地坐在事務所的安樂椅上，一看見我，倏地挺
直腰桿，回頭望向律師。從他的小動作看來，我直覺反應找尋我
的人就是他，再不然他也一定跟尋找我的人有關。

「嗨！你來啦！請坐請坐！」
諏訪律師很客氣地招呼我坐在他辦公桌前方的椅子上。
「很抱歉，讓你久等了！其實我也很想早日通知你這個好消

息，不過最近到郵局打電報比較費事，所以剛剛才和對方聯絡
上，現在我就為你們介紹。…

律師轉頭望向坐在安樂椅上的老人。
（十三）

第一回 靈隱寺禪僧貽寶偈 苧蘿山蝴蝶作冰人
話說隋朝仁壽年間。江南建康府有一秀才，姓蔣名巖，表字

青巖。父親蔣國士，曾為陳朝大司馬，隋文帝屢辟不起，移家西
子湖邊，丘壑自娛，竟以壽終，母親葉氏，相繼而卒。單生蔣青
巖一人。這蔣青巖臨生之夜，蔣夫人夢孔子抱送。因此，這蔣青
巖生得身長七尺，美如冠玉，俶儻風流，聰明絕世。真個一目十
行。子史經書，般般精熟；詩詞歌賦，件件驚人。正是：

才如子建人難及，貌過潘安世莫雙。
這蔣青巖每入城市，那城市中人就如牆似壁，擠塞不通，都

來觀看。人人稱羨，個個驚駭，都道是神仙謫世。便是蔣青巖也
顧影自愛，想著自己才品不群，立心要做個世上第一等的人。常
念他父親曾受陳朝大恩，雖不能殺身報國，卻也不曾屈膝二君。
因此，蔣青巖也敬守父志，無意功名，終日與二三好友，講究古
今，讀書學道，不求聞達。直他父親在生，為官清正，所遺的家
業也不算十分富厚。家人僕婢，足供使喚，在蔣青巖也不為不
足。祇有一件，他年已二十，尚未娶妻。

這杭城的鄉紳大族，都要將女兒嫁他，情願厚陪妝奩，祇要
圖他這個乘龍佳婿。眾媒婆絡繹不絕的，反來求著蔣青巖。怎奈
蔣青巖祇是不允，向那眾媒人說道： 「你們眾人不必常來煩瑣，
料這些粉妝綢帛、俗女凡胎，哪裡是我蔣青巖的對子，則除非是
色如西子，才似文姬，德比孟光的，方才可允。」眾媒人聞言，
胸中暗想道：題目雖難，祇是蔣相公這樣有品，也須是西子、王
嬙，才配得他過。從此不復再來。蔣青巖也全不以為念。

一日，正值三月初旬，天氣晴和，柳肥花綻，不覺動了游春
之興。寫了兩個簡帖兒，喚過隨身一個書僮，喚作伴雲的，來到
跟前，分咐道： 「你可速將這兩個帖子，送到城內張、顧二位相
公處，說我在家專候，即來回報。」伴雲領命前去。

說那張、顧兩人，一個是張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個
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躍仙。這兩人都是文章魁首，風雅班
頭，青年妙品，也都未曾娶妻，與蔣青巖為八拜之交，心同道
合。這日，他兩人都在家裡，見守門人傳進蔣青巖的帖子，兩處
都忙喚肩輿，前後望蔣青巖宅中來。蔣青巖立在門外迎住，三人
攜手同到內書房中坐下。伴雲忙去捧茶。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
仙說道： 「連日春光明媚，湖山可人，兩兄何以不一見顧？」
（一）

「老闆，我把適合辜先生的禮服都掛在更
衣間了。」完成任務的小雅跑了過來。

「我知道了。」
歐嘉芝很高興自己跟辜仲暘的 「閒聊

」終於可以告一段落，在她心裡，Gor-
don仍是存在的，再聊下去，她怕自己又
會說出什麼不該說的話。

「辜先生，麻煩你到更衣間試禮服。
」

「就決定這套好了。」試了幾套，辜
仲暘終於決定了。

歐嘉芝也覺得他穿這套好看，看著鏡
子裡的他，真是個名副其實的白馬王子。

「那好，我請助理幫你把褲子的長度
放長就可以了，其它的部分都剛好，不需
要改。」

她蹲下去，用大頭針在褲長的部分做
了記號。

「OK 了。你可以去把禮服換下來
了，下次再跟仲柔一起來試禮服就行了。
」

「嗯。」辜仲暘無異議的走進更衣
間。

歐嘉芝看了一下時間，已經四點了。
「小雅，你先出去幫我打個電話叫一

輛計程車，請司機十分鐘後到店門口。」
她還要回家去開車，怕去晚了會讓爸跟阿
姨等。

「喔，我馬上去。」小雅立刻乖乖地
出去打電話，她知道老闆今天要到機場接
院長爸爸跟阿姨。

小雅前腳才出去，辜仲暘後腳就從更
衣間出來，他已經換回自己的西裝，手上
拿著換下來的禮服。

「等全部的禮服都修改好之後，我會
打電話給仲柔，到時候你們再約時間一起
來試。」歐嘉芝從他手上接過禮服。

「OK，沒問題。」辜仲暘一臉帥氣
的回答。

既然一切都搞定了，那是不是代表他
必須走人了？可是，他現在還不太想離開
這裡耶。這刻開始，他懷疑自己有被虐

狂，一堆笑臉美人等著
他愛，他卻偏偏愛看這
張冷臉。

「我送你出去。」
歐嘉芝主動開口要送他
走。

「噢，好。」主人
擺明不想留他，辜仲暘
祇好摸摸鼻子識相的離
開。

兩個人才剛出 VIP
室，小雅便匆匆忙忙的
跑了過來。

「老闆，計程車行
說現在沒有車，十分鐘
可能趕不及，要等二十
分鐘左右才能到。」

歐嘉芝的眉頭糾結
了起來，怎麼這麼巧，
平常車子總是一堆，臨
時要叫車了，偏偏又沒
車。

「你急著要去哪裡嗎？我有車可以送
你。」辜仲暘大方的開口，展現他無比的
熱心跟誠意。

「可是——」她遲疑著要不要搭他的
車，兩個人一起待在車裡，會讓她不禁想
起從前……

「老闆，別再可是了，你如果不快點
回家開車到機場，一定會來不及的！」小
雅在旁邊幫腔，她覺得拒絕帥哥的好心實
在太殘忍了。

小雅的幫腔說動了她，算了，僅此一
次。

「那好吧。」
「原來你就住在這棟大廈裡。」她住

的大廈剛好座落在他每天上班的必經路
上。

之前還在推銷預售屋時，他也曾經來
看過房子，如果那時買了，搞不好他們現
在就是鄰居了。

他絕對可以肯定，那是一條地下水道。他估
計，水道在地下，不會深過一公尺，他已經打算
炸開一個缺口，人就可以循著水道，進入他要去
的地方了。他直起身子來，發現那一幅山崖，石
上的青苔特別厚，在月光下看來，綠得發黑。他
取了一柄小鏟子，剷去了青苔，發現青苔長得茂
盛的原因，是有一大塊石頭，十分平整的緣
故。

事情發展到這裡，已經可以說是接近結局
了，他剷去了大約三十平方公尺的青苔就使那道
暗門，完全顯露了出來。他興奮地用鏟子敲打著
石壁，發出空洞的聲響，在天亮之前，他已順利
推開石門，走了進去。

才跨進去了一步，他就呆住了。
齊白，這個盜墓專家，不知進入過多少規模

宏大的古墓，可是他卻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時他見
到的奇特景象。

那種景象，令得他目瞪口呆不知多久，直到
有一股陽光照到了他的身上為止。

陽光？在山腹之中？是的，那石門之內，是
一個極大極大的山洞，山洞頂上，有幾處天然的
縫隙和小洞，陽光便是從那裡射進來的——這種
情形並不罕見，相當普通，通常，這種自山洞
中，直通山頂的小洞，都被稱為 「一線天」，成
為勝景。

奇怪的，令得齊白目瞪口呆的是，在那山洞
中，竟然建造著一座規模宏大之極的巨宅，雕樑
畫棟，飛簷粉牆，應有盡有。在宅子的圍牆外，
是一道小河，河水流動。

那自然是那股泉水，引進來之後，再經過地
下引出去。

巨宅的兩扇大門、朱漆耀目，兩隻大門環，
閃著金光，那當然不是銅，而是黃金。齊白在呆
了許久之後，才一面不由自主搖著頭，一面向前
走去。

由於洞頂的縫隙相當多，所以洞中，雖然稱
不上明亮，可是也絕不黑暗，更令人歎為觀止的
是，宅子外，還有極大的空地，栽種著不少樹
木，有的且極高大，居然綠蔭婆娑。

齊白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門口朱紅色的大
門，絕看不出是公元一三九六年製造的——門上
一定不知漆了多少層漆，山洞中的空氣，一定也
相當乾燥，所以才能維持得那樣好。

他終於來到了門前，他的整個心靈，充滿了
一種虔敬之極的意念。每當他進入一座古墓之
際，他都會有這種心情，而這一次更甚。

他抓起了門環，沉重的門環當然是純金的—
—以皇帝的力量，有什麼做不到的？許多奇跡，
都是天下權力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所創造出來
的。

他注意到，在門環敲上去的門上，也鑲著一
片金片，那是為了使門環擊上去，可以發出更響
亮的聲音。也可以不會敲壞木門。而齊白可以肯
定，門環和金片裝好之後，幾乎沒有被用過。

他又呆了一會兒，過度的震駭，使得本來精
明絕頂的他，也有點渾渾噩噩，這時他在想：明
太祖在這裡，造了這樣的一幢宅子，目的是什麼
呢？

（五十一）


